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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老朋友欽湧兄的一份記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承恕
其實很不願意提筆，多麼希望這一切都不是事實。聽到Peter走了，並不完全意外，只是訝異怎麼這麼快。在相識的朋友裡，Peter應該是最有生命活力的一位，從大學時代認識他，不論是在校園，或是在球場，永遠都是兩眼有神，神采奕奕地打著招呼。那時候東海人少，社會系又沒有幾個男生，每天相遇，自然有著許多共同的記憶。在記憶裡，他一直活潑生動。

    畢業後，Peter去Berkeley加大唸書，去看他好幾次，每次促膝長談到深夜，有許多理想與夢想的交織，日後多年，也看到Peter在他的工作上一一實踐。去年在San Jose 見他，還是如年少時的熱情，國事、家事、天下事無不積極地對待，在聖荷西州大，同仁都愛他、敬他，敬業樂群，始終如一。今年初見他，正是手術過後，雖然大致恢復，但是爽朗依舊。見他一頭白髮，我感覺到，他正在為生命作奮鬥。言談之中，完全沒有提到他的病，還是積極地規劃著年底回台灣與大學合作的事情。

    人生無常，世事難料，此刻，只有思念與惋惜。Peter安息了，但我相信在天堂裡，他永遠是最活潑生動的一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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